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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报道过的老焦走了
为寻找离家出走的孙子
他骑着自行车，在郑州找了3年
不管刮风还是下雨
棉纺路燃气第五营业厅门前就是他的家
现在，他静静地躺在殡仪馆，等待亲人

昨天8点45分，裴先生来电：棉纺路
和大学路口向西200米，燃气第五营业厅
门口有一位老人突然死亡。

昨天9点，记者在现场看到，燃气公司第五营业
厅门前挤满了围观群众，逝去的这位老人，就是本报
曾报道过的老焦。

3年前，老焦为了找到离家出走的孙子，流浪到郑
州。他每天早上6点起床，收拾妥当后，7点钟准时蹬
上自行车开始了寻孙之路。一天下来，焦大爷骑上30
多里。3年时间，他骑车的里程能绕半个地球。

老焦说，他的孙子叫焦阳，今年16岁，2007年因
为和家人产生了口角，离家出走。

他曾经告诉记者，自己最大的心愿是有生之年找
到孙子。直到他去世前，仍然没有焦阳的任何消息。

8天前，老焦一病不起。
10月6日，是他最后一次骑车寻找孙子的日子。

记者到现场时，郑大一附院的120急救车已经离开，只剩下老焦孤独地躺在第五营
业厅门口的屋檐下，身上盖了一条棉被。

地面显得有些乱，两只男式皮凉鞋一远一近。一只鞋子旁边还放着几张纸币，记者数了
数，6块2毛钱。

走廊地上，三盒5块钱的红旗渠摆在一起，其中一盒还未开封。
被褥叠得整整齐齐放在角落里，水杯、饭盒、脸盆、扫把、拖把一应俱全。旁边还有

几袋包子，看得出是刚买的，还没来得及吃。
现场聚集了很多五里堡社区的居民，大家议论纷纷。
打来热线的裴先生告诉记者，老焦这几天身体不好，像喘不过来气似的。常常看到

他吃药，“一粒一粒的药片，说不出来是啥药”，老人始终不肯去医院查查。
一位居民说：“往常，他都去河医的职工食堂吃饭，但这几天，他半躺半靠地坐在那

儿，哪儿也没去，啥也不吃。”
“是啊，你看我还专门拿了一盒牛奶过来，准备给他呢。”另一位居民晃了晃手中的

一盒蒙牛鲜奶。“他就是不说家里面的情况，一会儿说是开封的，一会儿又说他家就在大
石桥那边。”附近工作的环卫工说。

五里堡派出所民警也赶到现场。

“他已经躺下8天。”居民王大爷记得很清楚。
大概是年龄相仿，营业厅隔壁小区的王大爷很能和老焦对上话。
王大爷每天都会拿个小凳子在附近的街上走走看看，时常坐在营业厅楼下，跟老焦

唠几句，王大爷是这么讲述老友的：
老焦是个干净人，早上起来把营业厅门口打扫一遍，然后再用拖把拖一遍，天天如

此，所以才能在营业厅楼下一待就是三四年时间。里面的小妮儿都对他可好，时常给他
洗个苹果、递个包子。

有一次，他跟我说，半夜睡觉的时候，小偷把他裤子口袋的500多块钱拿走了。我跟
他说，你买个带口袋的内裤，贵重东西放在这里，没人能偷走，他后来果然买了两条。

老焦被抬走的时候，身上还穿着这条内裤。
这老头也很固执，不咋喜欢说话。你给他拿东西，他也不接受。总是先给你作个

揖，说谢谢，然后一挥手，意思是让你把东西拿走。
老焦还在的时候，别人来交燃气费，都把车子停在营业厅门口，要是车子摆得不整

齐，他就上去跟人家讲理，非得把车子摆放整齐，还得紧挨着。
老焦不在了，中午躺在床上，王大爷没有睡着。

8天前的早上7点多，王大爷晨练回来，路过营业厅时，被老焦拦下来，“你帮我去取
药吧，就在路对面的张仲景大药房。”

“他当时看起来很虚弱，已经没办法起来了。”
老焦递过去的是张已经付过钱的取药单，上面没有注明什么病因，只有日期和药

名，还有包数。
王大爷在药单上第一次见到了老焦的全名：焦治斌。
王大爷从药房取回来的是已经熬好的中药，共3副，4天喝完。
当王大爷询问老友病况的时候，老焦说了句“没胃口”，转身躺了下来。
之后的4天，老焦一直躺在被褥上，没有起来过。
中药吃完后，他的病情不见好转。
两天后的中午，“我看见他起床了，走路时身体很不灵便，径直往社区医院走去。”附近居民

刘大妈回忆道。
记者在现场捡到一瓶药，药品上写着“多酶片”，药品治疗用途写着专治消化不良、

食欲不振。
打开药瓶，里面的药还剩一半。
这是老人最后一次离开自己的床铺。
昨天早上7点，刘大妈晨练回来，看见营业厅一名扎着辫子的女工作人员正在给焦

大爷送开水，还有一个洗好的苹果。
“当时他坐起来，跟小姑娘作揖，摆手让人家拿走。但是小姑娘还是把苹果和水留

下了，嘴里还说‘有事就喊我，知道吗’？”
前后不过一个小时，吃完早饭的刘大妈拿了瓶酸奶再回来时，老焦已经走了。
蓝色的暖瓶还在，满满一壶热水。旁边放着一兜蒸包子，一袋油酥饼，还有一瓶八

宝粥，看起来，是不同的好心人给老焦买的早餐。
下午2点，老焦的遗体被殡仪馆运走了。

对于老焦，五里堡派出所的民警们都不陌生。
最初，民警以为他是流浪老人，主动联系收容所，想给他找一个安身之处。
但是，民警的好意却遭到老人的拒绝。“我是来找俺孙的，不用你们管。”
民警们只得作罢，巡查的时候会特别到老焦蜗居的地方看看他。
直到前几天，民警才从王大爷口中得知了老焦的全名：焦治斌，于是大家通过各种途

径寻找老焦的亲人。
他们在全国人口户籍查询库里面搜索，发现全省只有一个叫焦治斌的人，户籍在开

封，“但一看照片，跟老爷子完全不像。”
民警又从燃气公司职工处了解到，老焦曾说过，自己的家在西环边的老俩河村。
民警跟老俩河村的村支书取得了联系，经过查找，村支书回复说，村里没有这个人。
民警又从附近居民的口中了解到，老焦可能是省电力公司的退休职工，又跑到电力

公司求证，结果还是，查无此人。
记者发稿前，民警还在殡仪馆办理老焦遗体的委托手续。
他的家，在哪里？ 线索提供 裴先生（稿费100元）

他的遗物中，有6块2毛钱 刚买的几袋包子还没来得及吃

▲这张照片，是本报记者4月22日拍摄的。4月23日，
本报曾刊发了他寻找孙子的故事。

他的老友发现，老焦的取药单上，写着“焦治斌”三个字。
他有亲人吗？他的家在哪里？

老焦，你的家在哪里？

这辆自行车再也不能陪伴它的主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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